
惊悉我国高血压三亿三
杨秉辉

! ! ! !每年的 ! 月 "# 日被
称为“世界高血压日”，目
的是通过集中的宣传教
育，让民众了解高血压病
的危害，促进高血压病的
防治。今年的“世界高血压
日”前夕，爆出了大新闻：
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发布了
一条令人吃惊的信息：我
国的高血压病患病人数高
达 $%&亿！

这个数字是可靠的，
它来自散布在全国各地的
共 '(万人口的调查。资
料表明：我国 ") 岁以上
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也就是说我国每 &

个成人中就有一人患高血
压。资料还显示在我国
*!+&,岁的男青年中高血
压 的 患 病 率 亦 已 达
*(-,!，即在这些男青年
中每 !个人中就有一个已
经患上了高血压！
高血压基本上是一种

生活方式病。吸烟、嗜酒、
高脂高盐饮食、缺少运动、

超重肥胖等都是高血压的
重要发病因素。这些不良
的生活行为的产生，关键
在于人们的健康意识，健康
当然是人人都需要的，但
当健康的生活行为与人的
生活习惯发生冲突时，如
何适从，就涉及到许多社
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了。
我国的高血压历来有

发病率高、知晓率低、治疗

率低、控制率低的“一高三
低”的问题。不过此次的报
告中说：“与 *((# 年相比
我国农村成人居民高血病
的知晓率已布明显上升。”
这当然是值得欣慰的事，
因为不知有高血压就不可
能求治，又谈何控制。不
过报告中也说：“在接受治
疗的病人中，有 #!!的
病人血压仍不达标”。这个
问题就应该引起重
视了，&., 的病人、
治了，没控制，等于
没治。

我国高血压病
的治疗问题多多，主要有：

在病人方面：认为高
血压必定要头痛、头昏，若
不痛、不昏，便可不必服
药，以致治疗不规则；认
为血压虽未达标，但已多
年如此，不妨就这样治疗
吧；有病就靠吃药，不知
道或不愿意改变不良生活
行为等等。所以教育民
众，提高民众对疾病的认
识至关重要。
在医药方面：有些医

生对抗高血压药的应用未

能熟练掌握，不管血压高
低、疗效如何，总是只给病
人用一两种复方成药；更
有些医生误以为丹参片、
甚至阿斯匹林也能降血
压，开给病人服用；也有
些保健品宣传能降血压，
误导病人服用，影响病人

治疗等等。因此，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医疗水平，加强医
药管理。

高血压损害的
是血管，是心脑血管病的元
凶。如今我国心脑血管病的
形势严峻，欲预防心脑血管
病的发作，控制高血压、努
力使高血压病人的血压降
到安全的范围，即“达标”，
是当务之急。当然，能进一
步预防高血压病的发生，则
更是上上之策了。

在一个有着 &-&亿高
血压患者的国度里，防治
高血压，应是维护国民健
康的头等大事，怎么重视
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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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为我的良师
李学勤

! ! ! !我是《科学画报》的同龄人，
开始读《科学画报》的时候我还
不到 /(岁。那时我家在北京，离
东安市场很近，市场北门的报摊
上就有《科学画报》出售。新出的
《科学画报》我每期必买，还觉得
不够，就四处逛书店、旧书市寻
觅以前出版的。费了不少周折，
我终于搜齐了 "0,!年以前全套
的《科学画报》，其中创刊号很难
找到，还是东安市场一位摆书摊
的朋友赠送给我的。这些《科学
画报》放在书架上有高高的两
叠，每一页我都仔细读过，包括
别人看来相当枯燥的讲植物病
的文章。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
阅读每一期《科学画报》。我能对
科学有一点常识，主要是《科学
画报》所赐。

记得 /( 年前，《科学画报》
创刊 #(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
篇回忆短文，题为《我是〈科学画

报〉的同龄人》，记述了自己自少
年时代与《科学画报》结下的缘
分，其中已说到由于长期读《科
学画报》，得以“开拓知识，扩充
眼界”，然而语焉未详。有些看过
那篇小文的朋友问我：你的专业
工作不在科学技术领域，而是一
个人文学术工
作者，专做古
代历史文化研
究的，你几十
年读《科学画
报》，到底获得了什么益处？

其实，我由读《科学画报》得
益甚多，真是不胜枚举。我觉得，
至少可以说出以下几点：

第一，多年读《科学画报》，
学习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使我
虽然不属于有关专业，却还是一
个有些科学常识的人。具有科学
常识，使我不会被一时流行的形
形色色奇谈怪论所欺骗，这在现

代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之中，是
少不得的防身本领。

第二，多年读《科学画报》，
涵泳于各种科学的推理思维，使
我逐渐养成在学术工作中随时
注意逻辑推理的习惯。做研究课
题，写学术文章，努力做到有必

要 的 论 证 依
据，而且要尽
可能将论证过
程展示清楚。

第三，多年
读《科学画报》，接触到各种科学的
精深内涵，使我有机会体会到学
术知识的博大复杂，即使是一种
很具体对象的研究，也可能牵涉
多种学科，因而多学科的交叉融
合，在今天常常是必需而且重要
的。我自己在参加组织国家重点
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
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
时候，对这一问题有不少体会。

第四，多年读《科学画报》，
经常获得各种科学发现、发明的
信息，能够感受到科学的快速进
步，真称得起日新月异。这就促
使我们必须力求了解和把握各
学科当前的发展趋向，才有可能
站到有关领域的前沿。上世纪
末，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授课，有
暇做了一点调查了解，发现认知
科学正处于迅猛发展的前沿。这
当然不是我从事的专业范围，但
出于兴趣，回国后做了一段力所
能及的推动促进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

总之，我由《科学画报》得益
是说不尽的。《科学画报》我还每期
都读，一定继续读下去。祝愿《科学
画报》越办越好，永为我的“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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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轨是全村最节约的人。在有岁数的乡亲中，他最
喜欢和知青打交道，跟我交流也最多。
有一年春节后我回村，给乡亲们带了点糖。别人一

会儿就吃光了，老轨半天了嘴里还在咂巴。我问他怎么吃
得这么慢，他就说：“这糖啊，吃得快吃得慢有讲究。你想
甜得痛快，放开大嚼，一炮仗就完了；想细水长流，你含在
舌头下慢慢烊，可以甜半天。这世界啊，道理也一样———
一时兴起，要痛快享受，寿数就短些；能克制自己，慢

慢消耗，就走得长些。”
老轨就是这样，书没读几年，但有

的见解说出来，会让人一愣一愣。很显
然，他的节约也是有理论指导的。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下，老轨敲

门把我叫醒，劈头就问：“阿彭，你说
说，这火油有毒吗？”火油就是煤油，
我们点灯用的。我惺忪着，一时答不
出，就问：“你问这干什么？”

他关上门，悄声说：“我刚刚烧酱油
粥，米粒开花后，就把酱油倒下去，没想到，闻着了一股火油
味。”我慌了，突然想起是我闯了祸，昨天打酱油拿了火油
瓶。我就去他家看究竟。一掀镬盖，果然火油味直冲鼻
子。我问：“你怎么晚上烧粥呢？”他说：“天明粥凉了，喝
起来省时又省菜么。”我说：“现在你怎么办呢？”他说：
“你读书多，应该知道火油毒不毒，它到底是什么做
的？”我其实这方面知识也有限，搜肠刮肚才说：“火油
么，应该是地下石油做的，它跟汽油、柴油是同一个性
质……说毒么，没听说火油把人毒死；说不毒么，没听
说它可以吃……”
老轨不满意了，说：“你就一句话说死：它到底毒还

是不毒？”我想了想，说：“应该说有毒，不过是小毒。”老
轨说：“那就是了。如果直接喝火油，那就是小毒；现在
粥里只是有点火油味，那肯定毒不到哪里去。”我问：
“你还准备把这粥吃下去啊？”老轨说：“不吃怎么弄？糟
蹋一大镬粥，天雷打啊。”
我大声叫起来，劝他扔了算了。他指指屋后，说：“你

轻点，他们还不知道呢。”他指的是他妻儿。我轻声说：“你
一定要吃，我建议，把沿面这一层粥汤撇清。油性轻，火油
是浮在粥上的。”他一听有道理，马上操作，用勺子撇沿面
的粥汤。这道工序做完后，他掀掀鼻子，连说“好了好了”，
我低头一闻，气味有所减轻，但明显还有。第二天一早，
当妻儿发现这事时，他已把两大碗火油粥喝了下去。他还
到我这里来，哈着气问：“我嘴里有火油气吗？”我嗅了倒是没
有。我担心他会拉肚子，一天里几次问他，
他都说肚子没什么，就是打嗝火油气。
这事老轨原想保密的，但他妻儿当

天就抖搂了出来。老轨的绰号，也一度变
成了“火油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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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大的年轻人杂志$鲤%

! ! ! !《鲤》是三个
女孩子做的文学
梦，张悦然，周嘉宁，颜禾。真不容易，但是美好。
五年庆祝的晚会上我看到这么多年轻的作家们走

来走去，才真的明白，“陈丹燕是个年轻作家，”这样的
句子已经淹没在时间的水流中了。像河中卵石那样找
不到了。

我的下一代人温和，轻声轻语，举止得体，显得比
我这代人漂亮多了，当走走慢慢说出精准的书面语时，
觉得这代人真好。

比起上一代文学青年，他们的头发明显的干净清
爽，不再油耗耗的。他们的声音明显温和轻柔，不再
声嘶力竭。他们的笑容明显发自内心，礼貌但不是讨
好。我爱这些年轻的鲤鱼们，希望日后他们变老，却
没有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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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人老了，记忆力不好
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不过
也很奇怪，老年间的事，小
时候的事会记得，甚至记
得很清楚，因此喜欢怀旧。
糟糕的是老年间的
事记得，刚发生的
事却记不得了。如
今有些新认识的朋
友，第二次见面就
记不起名字，甚至
连面貌也认不清，
这就很失礼，又不
好再请益称呼，只
好支支吾吾，你说
多么尴尬。因此我
真希望名片上印上
照片，可以多看看名片，帮
助我把人认出来，并记住
人家的名和姓。我的新朋
友如果看到我这些话，希
望能明白我的苦处，碰到
这种情况不会怪我无礼。
记忆力不好，倒有一

件事让我觉得好玩。那就
是读旧诗词。我从
小爱读唐诗，现在
一本《唐诗三百首》
还放在桌上，天天
翻一下。可是过去
背得出的唐诗，如今背不
出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老
相识，是老朋友，老友见
面，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
就像遇到久别好友，握手
言欢，就把这首诗好好读
几遍，重新记住。不过过些

日子又会忘记，于是再次“老
友重逢”，又是一次高兴。
听古典音乐也有同样

情况。我爱听古典音乐，年
轻时就爱听，特别爱听贝

多芬和柴科夫斯
基的协奏曲和交
响曲。还有舒伯特
的未完成交响曲、
德沃夏克的新大
陆交响曲等。我不
懂音乐，只是爱听
而已。听得多，
其中的旋律自然
就熟悉。听这些
曲子，听到这些
旋律重现，也像

遇到老朋友，实在让我高
兴。为了不要忘掉这些旋
律，我还用简谱记下来，
不时回味。如贝多芬《第
九交响曲》的合唱部分，我
就记下了：“&&,!- !,&*-

//*&- &** 1 &&,!% !,&*%

""*&% *""1”。闲着读读，回
味一下，也是一乐。

再有就是京
戏。我曾经是京戏
迷。我当时爱京戏，
因为我的嗓子不

错，能唱老生，在少儿社工
作时，每天中午与同好一起
唱戏，有人会拉胡琴，连的
笃鼓等工会也购买了。《洪
羊洞》《捉放曹》《奇冤报》
《失空斩》是我经常唱的。不
久前看到《新民晚报》登出

老友韩伍同志画我当年在
少儿社唱京戏的漫画，真谢
谢他给我留下当时的形象，
听过我唱京戏的同志，如今
也只有他了。可我现在当然
再也唱不动，但哼还是哼哼
的，也曾默唱着入睡。可如
今连这个也不行了，老是忘
词，忘词想词，反而更睡不
着。可是白天哼哼，忘词就
看《大戏考》，把忘掉的句子
找回来，再反复哼，这样
“老友见面”，同样是很开
心的。
这就是我如今的记性。

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谢 冕

! ! ! !诗歌曾经是
公共生活的积极
参与者，我们从
诗歌中听到了时
代的潮音。在五
四时期，在抗战时期，甚至
是在政治运动频繁的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那些通过
艺术方式呈现的充满诗意
的诗篇，为我们传达了时
代的苦难和欢乐，我们从
中感受到了历史前行的脚
步声。这一切，在历史转折
的八十年代，在新诗潮的
高潮中，诗歌当然更是充
实、完整地保持了时代的
特有精神。而现在，诗歌的
公共空间却是空前地消匿
和弱化。
诗歌的公共空间之所

以成为话题，原因在于诗
歌固有的“私人性”，在于
诗歌的发生总是与私人的
情感抒发有关。所谓的“情
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
的缘起总是私人性的。因
为诗有一个由个人因情而
动然后及于他人的过程，
于是就有了对于公共生活
的“疏离”乃至“忽略”的警
惕，因而也就有了历来关
于诗歌不可脱离公共空间
的强调与提醒。
诗的个人性与公共性

始终是一对互为依赖又互
为排斥的概念。对于一首
诗而言，它的充分的个人
性可能产生优良或杰出，
而它与时代精神的完美融

合与彰显，则必定与诗的
伟大与永恒相关联。这已
是诗歌史屡见不鲜的事
实。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陆游的《示儿》都是
这样的作品。后人评陆游
此诗曰：“‘家祭无忘’之
语，千秋而下亦为长恸。此
其用心与子美何以异哉！”
又说，“耿耿忠心，千秋遗
训，呼唤着后世的热血男
儿。”陆游此诗嘉定二年十
二月作于山阴，这
一年年底逝世，是
他的绝笔。

通常说诗歌到
底是个人的，这话
并没有错。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以后，强调个人化，其
大背景是“文革”动乱，是
为反抗“政治第一”的诗人
们的无言的默契。诗歌一旦
打开了私人空间，自由的阳
光和人性的温馨一下子涌
了进来，使当日的诗歌充满
了活泼的生机，而且开拓了
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天
地。但是事情一旦过了界
限，其原本的性质便受到
了伤害。

反顾当今的诗歌，个
人的空间几乎取代了公共
空间而成为一种不言而喻
的主潮。相当多的诗人忘
记了周遭的世界，忘记了
世界上的善恶和是非、公
理和正义，沉湎于个人，写
着极端自恋的诗篇。他们
自以为是，实行着彻底的

“个人至上”甚至
“个人唯一”的宗
旨，只是咀嚼着
小小的欢乐和悲
哀，一些别人无

法破解的自言自语。当诗
歌的主潮淡出了公众的视
野，可以断言，这就是一种
病态。
人们可以把这一切归

咎于是对以往的政治强加
的反抗，但是他们没有理
由因为倒脏水连同婴儿也
一并倒掉。是的，政治曾经
肆虐，但政治本身并不意
味着灾难。政治与一切攸
关，它涉及的总是重大的事

件和主题，特别是关
于天下兴亡、社会盛
衰、民生苦乐这样一
些重大的话题。这
些，诗人能回避、能

充耳不闻吗？诗人关怀这一
切，当然并非“为政治服务”
的卷土重来，更不意味着排
斥诗歌的个人性。而是更
高地要求于诗人，以富有
个人特征地表达他们对于
世事的牵挂和关切。
这就是我们此刻讨论

的诗歌的公共空间的要
谛，也许就是此时，一个
充分个性的、同时又是充
分公众的、既是非常独特
的又是充盈着时代精神
和公众关怀的诗人正向
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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